
 

老师的感染力 

 

 

 

我教的第一个三年级班上有 34 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讨我喜欢，但马克·埃克隆（Mark Eklund）却

是独一无二的。他外表整齐，天性乐观，所以即便是他偶尔的调皮捣蛋，也依然讨人喜欢。马克常常

说个不停。令我难忘的是，每当我指正他的过错的时候，他都诚恳地道歉，“谢谢你纠正我的错误，

修女。”起初，我不知该如何反应，但很快，我便习惯了一天听到这句话好多遍。 

 

一天早上，马克又一次讲个不停，我终于不耐烦了，于是犯了个新老师才会犯的错误。我瞪着他说：

“你再喋喋不休的话，我用胶布封你的嘴！”不到十秒钟，另一个学生查克就喊道，“马克又说话了。” 

既然我已经当着全班的面说过要罚他，我得说话算数。 

 

接下来的一幕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仿佛就发生在今天早上。我走到讲桌前，从容自若地拉开抽屉，拿

出一卷胶带。我一言不发地走到马克桌前，撕下两截胶带，在他嘴上贴了个大叉，然后转身走回教室

前面。我瞟了瞟马克看他有什么反应，结果看到他调皮地朝我眨了眨眼睛。我忍不住大笑，在全班的

笑声中我回头给他撕下胶带。我耸耸肩膀，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纠正我的错误，修女。” 

 

一晃几年过去了，马克又转到我班上。他比以前更英俊，而且像以往一样彬彬有礼。也许是因为他必

须专心听我的九年级“新数学”讲课，所以不像从前那么爱讲话了。 

 

在一个星期五，我觉得班上的气氛似乎有点不妥。于是，我吩咐学生把班上其他同学的名字写在两张

纸上，每个名字间留点空隙，然后为每位同学写下他最值得欣赏的地方。同学们把各自的两张纸交给

我。马克说，“修女，感谢你的教导，周末愉快。” 

 

那个周末，我分别把每位同学的名字各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其他同学对他的评语列在上面。有些人

的评语足足用了两张纸。到了星期一，我把各人的表分派给他们。很快全班同学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真有这么好？”我听见有人轻声说。“我从不知道那会对别人有意义！”“原来大家这么喜欢我啊！” 

 

后来再没有人在课堂上提起过这些表，我也不清楚他们有没有在课下与同学或者父母谈论过，但事实

上这已不重要。这项活动已达到预期的结果；每一个人对自己和对其他同学都恢复了快乐的感觉。 

 

那一班同学渐渐成长，各奔前程。。。 

 

几年后的一天，我度假归来，父母来机场接我。开车回家途中，母亲趁谈话停顿时向父亲使了个眼色，

说道：“老爸？”父亲清了清嗓子 —— 但凡有要事宣布，他都会这样。父亲对我说，“埃克隆家昨晚

打了个电话过来。”“是吗？”我说，“好几年没他们的消息了，不知道马克怎么样了。”父亲轻声地回

答道：“马克在越战中牺牲了，葬礼在明天举行。他父母希望你能去参加。” 

 



我从未参加过军人的葬礼，躺在棺木里的马克看上去是那样英俊，那样成熟。那一刻我所能想到的是：

我愿意做任何事，只求你能跟我说话。 

 

教堂挤满了马克的朋友。神父念着祈祷文。深爱着马克的人列队瞻仰遗容，洒下圣水。我是最后一个，

其中一位护柩的士兵向我走来，问道，“你是马克的数学老师吗？”我点点头，继续凝视着棺木。他

说，“马克时常提起你。” 

 

葬礼结束后，马克的父母找到了我。“我们想给你看一样东西，”他的父亲说，“马克过世的时候他们

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个。我们想你可能认得。”他打开皮夹，小心翼翼地取出两张破损不堪的笔记纸。

很明显，这两张纸用胶带贴补、反复折叠过。不用看我也知道，这是我把马克同学们对他的赞美列下

的那两张纸。“非常感谢你为他做的事，”马克的母亲说，“你也看到了，马克很珍惜它。” 

 

马克的同学们围了过来。查利腼腆地笑着说：“那张表我现在还保存着，就在我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

查克的妻子说：“查克让我把他的表放在我们的结婚相簿里。”“我的也在，”玛丽莲说，“就在我日记

本里。”接着，另一个同学维姬从手提袋里取出钱包，给大家看那张已经磨损了的纸。“我一直把这个

带在身上，”维姬眼睛一眨不眨地说，“我想我们都保存着自己的表。” 

 

那一刻，我终于坐下大哭起来。我为了马克及那些已经不能见到他的朋友们而哭泣。 

 

他老师的感染力始终和他在一起！  

 

 

注：本文作者，海伦·姆罗斯拉（Helen Mrosla）是一名修女。这个感人的故事让我们谨记：一位富

有爱心的教育者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要乐于发现并赞美他人的长处；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他

人也可能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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